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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考古发掘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以

丰富的资料揭示了殷墟地区一个与商王朝关系

十分密切的氏族的情况。我们可以暂且把发现

在殷墟花园庄东地的卜辞所记载的这个氏族称

为“花东氏族”。这个氏族族长在花东甲骨文里

被称为“子”，他是地位高、权力大的朝中重臣。

关于其具体身份，专家所论多歧。一般认为他

是商王武丁的兄弟或堂兄弟。他有自己辖属的

职官，称为“多尹”①。另外，花东卜辞记载，其首

领“子”有召集“多宁”②之事，这些任“宁”职之

官，应当是商王朝之官，而花东氏族自己不大可

能有“多宁”。由此点可以推测，花东氏族族长

“子”在王朝的职掌之一，可能是负责管理王朝

仓廪之事。他的氏族居住在商王都城的西南一

隅，与商王室地域相连。

关于商代占卜所用龟骨的来源，胡厚宣对

殷墟甲骨刻辞进行过详审的研究。他指出，武

丁时期，贵族向商王朝进献，“其贡龟之数最多

者五百”，卜辞所载贡龟数量为“12334”③。殷墟

甲骨刻辞所记“某入”者，意即此甲或骨由某人

进献。花东甲骨文的记载（包括格式、文字等）

与殷墟刻辞是一致的。花东卜辞所用龟甲之来

源，现在尚不清楚。花东甲骨文虽然未见其向

王朝进献龟甲或卜骨的记载，亦未见其他邦族

向花东氏族进献龟骨的记载，但却有记载表明

花东氏族用王朝的龟甲进行占卜。花东甲骨文

记载龟甲来源者有七。可分述如下。

其一，记载名“屰”者进献龟甲之刻辞谓“屰

入六”④者在花东甲骨里有 2 版。此外还有 5 版，

皆用作迎迓之义，不作名词使用。然而，在殷墟

甲骨文里，“屰”曾用作地名、人名。王朝曾征取

“屰”地的刍草或其他物品⑤，或“屰”受王命而行

事。甲桥刻辞有他贡纳龟甲的记载（《合集》270
反）。这表明“屰”之氏族与花东氏族并无联系，

也说明花东刻辞的表示龟甲来源的“屰入”，说

明它本是王朝之物，甲桥记其来源，后来此龟甲

经王朝赏赐或花东氏族径自取用⑥，所以其甲桥

刻辞保存在花东氏族的龟甲之上。

其二，记载名“ ”者的刻辞有 3 版，皆谓“

入十”。名“ ”者是武丁时期的著名大臣，花东

甲骨文没有他和花东氏族联系的记载，但花东

氏族却使用名“ ”者进献给王朝的龟甲。

试说花东氏族所用卜甲的来源

晁福林

摘 要：花东氏族占卜所用龟甲，其上有一些记事刻辞，这些刻辞有的明确记载了贡献此龟甲的邦族，如

屰、 、疾、宁、庚、史、周等。这些贡献龟甲者或为商王朝之大臣，或是与商王朝有关系的邦族，但均与花东氏族

无直接联系，由此可以推测这些龟甲当来源自商王朝的收存。这就为花东氏族与王朝关系的密切提供了一个

旁证。花东氏族虽然没有进献龟甲和卜骨给商王朝，但却因其与王室关系密切而可以取用商王朝所收存的龟

甲，对于说明花东氏族族长“子”的身份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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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疾”，在殷墟甲骨文里除作疾病义以

外，亦偶有作名词者，名“疾”者受命为王朝征集

牛（《合集》8941），当为王朝下级职官。“疾”在花

东甲骨文里用例较多，达 23 版，除一例“疾弓”

（《花东》37），表示弓射箭快捷以外，另有一例作

名词，记载名“疾”者所献龟一版，作“疾入一”

（《花东》40）⑦，此外均用作疾病字。名“疾”者，

与花东氏族亦无关系，花东氏族所用“疾入一”

这片龟甲，只能是名“疾”者献给商王朝的龟甲。

其四，花东甲骨文有两版的甲桥刻辞皆记

“自宁 （中，得也）”（《花东》26、63）⑧，说明此两

片龟甲得自“宁”。“宁”在甲骨文里作“ ”“ ”，

它在甲骨文里除作贮存义以外，还用作地名、邦

族名。“宁”是商王比较关心的一位大臣，他曾奉

王命行事⑨，并向王朝进献龟甲（《合集》6647
反）。此外“宁”还指商代一个较大的邦族，刻辞

记载有“宁 入”（《合集》39785）、“宁 入”（《合

集》9380），李学勤指出“宁”后一字为“私名”，并指

出彝铭里还有“宁狈”“宁未”的记载⑩。这说明，

宁是一个较大的邦族，“ ”“ ”等为其邦族的

分支小族的首领，他们亦曾单独向王朝进献龟

甲。彝铭记载“宁百生（姓）”，李学勤指出，即

“宁”邦族的“百姓”􀃊􀁉􀁓，亦即其众多的族长。殷墟

甲骨文载有王朝为他的休咎进行占卜。宁之邦

族和花东氏族没有联系。甲桥刻辞“自宁 （中，

得也）”，说明此龟甲是王朝得自“宁”。“宁”之邦

族不可能献龟甲于花东氏族，这说明花东甲骨文

的两片记载“宁入”的龟甲，当来自商王朝。

其五，花东甲桥刻辞有“庚入五”􀃊􀁉􀁔（《花东》

190、362）的记载。除作干支义外，“庚”之邦族曾

经献龟甲于商王朝（《合集》11460 反），并受命执

行任务（《合集》21635、21727）。商王朝后期，

“庚”曾被王朝任命为“侯田（甸）”，为“四封方”

之一􀃊􀁉􀁕。在花东甲骨文里，“庚”除作干支义和作

人名“妣庚”者以外，仅有两个记载龟甲来源的甲

桥刻辞。名“庚”者的邦族没有和花东氏族发生

过直接关系，这两个甲桥刻辞的龟甲只可能是取

自“庚”之邦族进献给王朝的龟甲。

其六，花东甲桥刻辞载“周入四”（《花东》

327）。在花东甲骨文里，有三版记载人名“中

周”􀃊􀁉􀁖，他是花东氏族族长“子”手下的近臣。记

载龟甲来源的“周”当非名“中周”者。在商王朝

后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时期，周是商王朝以

西、晋南地区富有铜矿的一个邦族，卜辞称其为

“周方”。商王朝曾多次派人到其地“凿周”􀃊􀁉􀁗，即
开采铜矿石。卜辞所见商王朝偶有征讨周方之

事，但大部分时间则是周臣服于商，奉王朝命令

行事。此外，卜辞中还有周向商王朝进献龟甲

的记载（《合集》6649）。从甲骨文记载看，周与

花东氏族并没有直接联系，花东所用“周”所贡

献的龟甲当取自王朝收存。

其七，花东刻辞有“史入□”（《花东》133、
231）的记载，“史”在花东甲骨文里，除一例用作

动词“使”，一例指史官，称“右史”（《花东》373）以

外，皆用作事情、事务之称。花东甲桥刻辞表示

龟甲来源的作为邦族之称的“史”，与花东甲骨文

的相关用例，完全不合。在殷墟甲骨文里，“史”

的用例甚多，除了用作事务义、史官之称以外，还

用作邦族之称。骨臼刻辞有“史示（氏）”（《合集》

7381）进献卜骨的记载，还有关于“史”邦族是否

来王朝的贞问（《合集》13759反）。花东刻辞所载

“史”所贡龟甲有可能是“史”邦族贡纳于王朝者。

另外，花东甲桥刻辞有“ 十”􀃊􀁉􀁘的记载，依

例，在甲桥所刻的内容即此龟甲的来源，殷墟甲

骨刻辞载某入（即贡纳）龟甲若干之辞，所记邦

族名皆为一字。由此可以推测，“ ”，亦当为一

字􀃊􀁉􀁙。朱凤瀚先生说这个字从“今”声，“当读为

勘”􀃊􀁉􀁚。刻辞皆作“ 十”，而不作“ 入十”。可

见此甲桥刻辞“ 十”，非谓 邦族进献龟甲 10
版，而是勘验龟甲 10 版。

刘一曼、曹定云曾指出甲桥刻辞往往被钻凿

打破，这说明“记事刻辞在先，钻凿在后”􀃊􀁉􀁛，这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发现。它可以说明，花东氏族的这

些龟甲有可能取自王朝所收存的龟甲。在收存的

时候，就刻有龟甲来源，但未使用于占卜，后来占

卜前施以钻凿，才打破原来所刻的来源的文字。

花东刻辞里有在甲桥刻写数字，而未记来源者，如

“三十”之数字就多次见于花东甲桥刻辞􀃊􀁊􀁒。在殷

墟甲骨文里，这类只记数字，而未记来源的文例亦

有不少（《合集》5611、12842）。由此推测，这类刻

辞的花东龟甲亦有可能来自王朝收存的龟甲。

要之，花东甲骨文记载了花东氏族取用商

王朝龟甲进行占卜的情况，却未有取用商王朝

牛骨的记载，这大概是因为牛骨易得无须到王

朝取用。花东氏族虽然没有进献龟甲和卜骨给

商王朝，但却因其与王室关系密切而可以取用

商王朝所收存的龟甲。花东氏族与商王朝关系

之密切，于此可以又得一证。花东卜甲有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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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记来源，但从以上 7 例推测，若说全部或大部

分取自商王朝收存的龟甲，也不是没有可能

的。这对于说明花东卜辞所记花东氏族族长

“子”的身份，当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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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诸问题》，载《夏商西周史丛考》，商务印书馆 2018 年

版，第 505—527 页。􀃊􀁉􀁘事例参见《花东》242 反、272 反、

417 反、447 反。􀃊􀁉􀁙关于此点，史亚当已经指出，见史亚

当：《甲骨文“ 巫九灵”和“ 巫九 ”含义新考》，载宋

镇豪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新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版，第 432页。“ ”字在殷墟卜辞里多见于商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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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第

1702 页。􀃊􀁊􀁒参见《花东》第 94、158、250、287 号甲骨。

On the Origin of Tortoiseshell Used by the Huadong Clan

Chao Fulin

Abstract：The tortoiseshells used by the Huadong clan for divination have some memorizing words on them, some
of which clearly record the state which contributed the tortoiseshells, such as Ni, Ji, Ning, Geng, Shi, Zhou and so on.
These people who contributed tortoiseshells were either ministers of Shang dynasty or states related to the Shang
dynasty. They wer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Huadong clan, so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se tortoiseshells must have
come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Shang dynasty. This provides a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for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adong clan and Shang dynasty. Although the Huadong clan did not donate tortoiseshells and bones to the
Shang dynasty, they could use the tortoiseshelles collected by the Sha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royal family, which also had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explaining the identity of the chief“son”of the Huadong
clan.

Key words：Huadong clan；tortoiseshell；divination；record events and inscrib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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